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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东红

/ 诗 篇

吻 别

用爆竹炸开的甜蜜

用年夜饭升腾的馨香

用双手握着的激情

吻别过去

过去缥缈在风雨里

淋着印迹的跋涉

过去如花在笑声中

温馨似梦的天伦

过去如银色月光下

背靠着背的热望

用耳畔萦绕的祝福

用眼泪浸着的激动

用子夜悠扬的钟声

吻别过去

过往烟云

已成风景

步履铿锵

已在路上

用过去酝酿一分

定格历史的记忆

用过去沉淀一杯

饱含故事的美酒

用过去接力现在

用过去给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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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凯敏

/ 诗 篇

春节抒怀

不需要雪花漫天飞舞

只愿雪花的白在这里驻足

一个黎明从这里诞生

一个生命从这里迈步

从昨日的黑夜到晨曦的一缕微光

从满目的期盼到一脸的幸福

每个清晨都那么清爽

每串脚印都那么清楚

当新年的钟声在耳畔响起

和谐的生活多么缤纷

当新年的长鞭在头顶跳动

忙碌的工作令人多么满足

此刻，我听到祖国已春鸟啼鸣

此刻，我看到祖国已牛耕蓝图

不是每一个季节都让人心潮涌动

不是每一个黎明都绽放光的露珠

只有此刻， 我们才能甩开双臂一

路前行

只 有 此 刻 ， 我 们 方 可 用 爱 的

姿态昂首阔步

这一天我们期待太久太久了

执着中追求梦想的实现

这一天我们珍惜很久很久了

思索中绘就未来的征途

□

倪西赟

/ 小小说

车票，最珍贵的“年货”

出租屋失火了，浓烟滚滚。

此时， 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人

从远处急急忙忙跑过来就要闯进

失火的出租屋。

一位消防队员拦住了他的去

路。

“你让我进去一下吧， 就一

下。 ”农民工焦急地说。

“不行，等安全了再说。”消防

队员严厉地说。

“我里面有贵重东西。 ”

“什么贵重东西能比命值钱？

不行！ ”消防队员命令他。

农民工一看消防队员不让他

进， 于是偷偷从侧面冲进了二楼

的出租屋。 他的举动被另一位消

防队员看见了， 紧跟着上去。 接

着， 他被消防队员像抓小偷一样

押了出来。

农民工出来的时候， 被浓烟

呛得直咳嗽，头发也烧焦了。他光

着上身， 怀里紧紧用自己的上衣

搂着什么。 无论消防队员怎样呵

斥他， 他都是满脸堆笑并和消防

队员认错。

“什么东西让你不要命了？ ”

消防队员问他 ，“那里面全是钱

吧？ ”

农民工打开包得严严实实的衣

服，里面只是一张崭新的火车票。

“就为了一张火车票？ ”消防

队员怔住了。

“是的，这张火车票可金贵着

呢！父母早早就和我说了，无论有

没有赚到钱，都要回家过年。要是

车票被大火烧毁了回不去， 父母

会多么失望，父母年纪大了……”

农民工动情地说。

消防队员的眼睛湿润了。 他

本来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

的农民工，最后摆摆手让他走了。

什么都可以不要， 车票可以

载你回家和父母团聚，这，是最珍

贵的“年货”。

□

仝真真

/小小说

迎 春 花

安颜在新单位附近租了房

子，简单的一室一厅一卫，三十多

平方米，温暖舒适，她把飘窗布置

得精美舒适，铺着厚碎花棉垫，珊

瑚绒靠背，放着简易书架，有她爱

的书，小盆栽，红色的咖啡杯，仿

玉茶盏，还有白色镂空的香薰灯，

两个月她都忙着布置她的新家，

熟悉她的新工作，她忙碌而快乐，

她爱极了下班后洗过澡打开香薰

灯， 披着洁净的睡衣， 捧一杯花

茶，靠在飘窗上，一只手摸着玻璃

看着楼下的万家灯火，那种感觉，

那些黑暗和光源都在她的指尖，

她能触摸到它们， 感觉到它们的

温暖和冰冷。 有时她也会在玻璃

上留下一个唇印，调皮而忧伤，然

而心是快乐的。

一天她路过售楼部门口，一

丛嫩黄扑入她的眼帘———迎春

花， 她上山时趴在车玻璃上看着

满山连翘的情景忽然浮现 ，“安

颜。 ”乔楚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乔楚，好久不见。”那一刻她觉得

如在梦中， 有些人是注定了要遇

见的， 在这个路口分开又在下个

路口重逢。他们并肩走了一段，聊

了她的新工作，又各自走开。回到

家， 安颜换上睡衣倒一杯咖啡习

惯性上线。

９

：

３０

，乔楚的

QQ

头像

跳动着，“安颜，你好。 ”语气生疏

而客气，”安颜回他一个大大的笑

脸，“在干吗？ ” 乔楚敲过来三个

字。 “听音乐。 ”“什么音乐？ ”“《天

空之城》”“我听听。”两分钟后，乔

楚的头像又开始跳动，“《滴答》闭

上眼睛，戴上耳机听，我很喜欢下

雨时听。 ”安颜闭上眼睛，耳朵里

全是寂寞，歌声里的寂寞，乔楚的

寂寞，慢慢唤醒她的寂寞。

次日，

９

：

３０

，乔楚的头像再次

跳动，他发来一个笑脸，安颜敲出

一首歌名是《我的歌声里》。“没有

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

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带给

我惊喜情不自已， 可是你偏又这

样， 在我不知不觉中， 悄悄地消

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

下的只是回忆……” 乔楚带上耳

机， 空气里是安颜身上略微苦涩

的野菊花的味道， 她的裙角飞过

他的脸庞。

９

：

３０

， 乔楚发过来一首老歌

《鬼迷心窍》，李宗盛的声音，深情

而舒缓，每次换气，她的心都会莫

名疼痛， 她离开那里何曾不是怕

自己爱上乔楚， 或许他已经住进

了她的心里，她不知道该怎样，她

知道自己多情而伤感， 她总是怯

懦地逃避。

9

：

30

， 乔楚不时盯着安颜的

头像，那头像准时亮起来，“《爱要

坦荡荡》”丁丁干脆帅气略带调皮

的声音， 像是那个拉着她一起偷

苹果的安颜在噘着小嘴嗔怒，他

嗅了一下， 是她海水般清爽又略

带巧克力甜腻诱惑的味道。

再一日，他等不到

9

：

30

就坐

在电脑旁，点一根烟，深吸一口，

敲下几个字 “《你是我心爱的姑

娘》”“我从不会轻易许下任何诺

言，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

而现在我可以敞开我的内心，你

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姑娘， 可突

然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 带走了

整个世界没留一片云……” 安颜

闭上眼睛， 胳膊上似乎是乔楚有

力的双手， 还有他身上淡淡的烟

味，她的心变得幸福而快乐，她带

着这首歌睡觉， 又在乔楚的笑脸

里醒来， 她睁开眼便迫不及待地

想他，想起他时她会笑。

整个上午安颜都觉得阳光明

媚， 她接了一杯水， 站在窗玻璃

前，左手环腰右手拿杯子，楼下是

改良的法国梧桐和白杨树， 法国

梧桐的叶子柔软而宽阔， 白杨树

只能看到中间的一截， 径直耸到

天空里， 她很想问问乔楚是否也

会一睁眼就想到她， 想起她是否

也会笑。 手机安静地躺在办公桌

上， 麻梨木的菩提叶挂件沉稳得

让人窒息， 忽然手机就响了，“早

上好。 ”乔楚的问候，带着他温柔

的气息，“有没有一个人， 你一睁

眼就会想她，想到你会笑。 ”“你。

我下午下班请你吃饭好吗 ？ ”

“好。 ”她觉得她的生活是一杯蜂

蜜水，甜蜜又带着花香。一家小餐

厅，装饰得温馨舒适，那天放的是

钢琴曲《雨的印记》，舒缓而清新

的曲子，面对面坐着，他们忽然没

有话说， 她那天穿着裸色的雪纺

上衣，公主袖，衣服上全是裸色的

小玫瑰花， 花朵一朵挨着一朵一

直开到她的心里去，她抬头看他，

他穿着浅紫色碎格子衬衣， 黑色

夹克外套， 他把外套脱下放在长

条沙发上， 那格子一个挨着一个

数不清道不明， 看的人满眼都是

格子。 菜上来，乔楚帮她夹菜，她

笑盈盈地看着乔楚，换换姿势，脚

不小心踢到他， 她没有立刻抬起

脚反倒加大力气地踩他， 她哈哈

地笑着。他弯下腰去，抓着她的脚

踝，她两手抓住桌子连连求饶，他

才饶过她。饭后的天气有点冷，她

双手抱肩，长发迎风飘起，商场仍

在营业，橱窗里摆着精美的时装，

街灯柔和清晰，“我明天休息，你

明天做什么？ ”乔楚点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问道，“去图书馆， 你去

吗？ ”她轻轻地问，“去，我们骑着

电动车去。 ”“好。 明天

9

时，不见

不散。”安颜没有请乔楚去她那里

坐坐，她坚持自己上楼，进了门，

她轻轻靠在门上，门“咯噔”一声

锁住，利落轻快，她抱住自己的肩

膀， 轻轻跳起舞来， 春天真的来

了。她开始准备明天穿的衣服，一

件浅绿色毛线钩织的上衣， 一条

米色的长及脚踝的沙质长裙，她

觉得她的心就是这个浅绿色，生

机勃勃，她从未这么精力充沛过。

她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又怕误了

化妆，定了闹钟，又怕有黑眼圈，

早早睡下，又忍不住登上

QQ

。 她

一上线，乔楚也上线，原来他也这

么地还没分开就开始思念。

清晨，安颜刷牙洗脸，化了精

致的妆， 喝了热牛奶， 不放心又

检查一下妆容 ， 对镜子笑了一

下， 忽然觉得少些什么， 找了一

对水晶郁金香耳钉戴上， 拿起安

意如的书翻看着， 人生若只如初

见 ， 她笑一下 ， 趴在飘窗上远

眺。 乔楚穿着灰色针织外套， 灰

黑磨白仔裤 ， 在电动车上打电

话 ， 她的电话就响了 ， “我到

了，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她对着窗户说， 声音像是从喉咙

里哈出来的 。 她坐在他的后座

上， 裙摆飞扬， 她抓着车座， 他

的味道传过来， 他在前面， 感觉

她飘起的长发磨着他的后背， 他

的心幸福而紧张， 他猛地一停车

她就撞在他后背，再停再撞，她抓

着他的衣角轻轻地捶他的背。 乔

楚不爱看书， 但是爱看看书的安

颜， 安颜看书时白净的脸上全是

宁静， 是现在的女孩子脸上所少

有的，永远是淡泊恬静的样子，他

也抽本书看，安颜凑过来，离他的

胸口那么近，他忽然很想抱住她。

安颜借了两本书， 一本林语堂的

《红牡丹》，一本张小娴的《长夜里

拥抱》，她喜欢这温暖的名字。 回

去的时候，安颜背着包，抓着乔楚

的衣角， 两只脚荡啊荡啊荡的，

“乔楚， 你快乐吗？” 安颜大声地

问， “快乐。” 乔楚答道， 安颜

用力捏他耳朵一下， 乔楚痛得大

叫。 “乔楚， 你以后不快乐时就

闭上眼睛， 捏自己耳朵一下， 这

样你就快乐了， 这是我送你的快

乐。”

父母身边才是年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

就是年……” 儿时的我对春节是

充满期盼的，那一天可以穿新衣、

放鞭炮、吃美食，还有许多的压岁

钱可赚……如今， 自己早已过了

盼年的年龄， 但是有另一种盼望

不知不觉地在心头滋长了起来。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像浮萍一样

在城市漂流， 只有过春节才有机

会回乡下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

父母对春节的期盼要远远大于

我， 一个月前他们就不断地打来

电话问：春节回家吗？什么时候回

来？ 想吃点什么……

至今， 我还记得那年没有回

家过春节的情形。 那是参加工作

后的第一个春节， 我被自己所在

的物资公司派驻宝钢办事处。 万

家团圆的除夕夜， 身在异乡的我

忍不住给父母打了电话。 为了不

让父母担心， 我只是告诉他们上

海的大年夜是怎样的灯火辉煌，

始终没敢流露出半点想家的情

绪 。 接电话的母亲也显得很高

兴， 只是没有掩饰住话语中的哽

咽。

等到春节过后， 我突然出现

在父母面前， 还给他们带回了一

大包糖果点心。 就在自以为给了

父母一个意外惊喜而暗自得意的

时候，我才知道，自从听说我不能

回家过年那天开始， 父亲就整天

阴着脸，甚至连年货都懒得置办。

没想到， 一向倔强而又坚强的父

亲会因我不能回家变得这般脆

弱。 相反，我回家的第二天，父亲

一大早便跑到镇上去置办 “年

货”。 这个因为我而延后了的“春

节”，在父母的操办下居然也过得

有声有色……从那一刻起， 我才

真正知道了儿女回家过年对父母

是多么重要。

我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后

来又离家读书、工作，与父母在一

起的日子少之又少。 青春飞扬的

岁月里，我总认为父母不够爱我，

然而一旦真正离家远了， 却又能

真切地感受到父母那分最无私的

爱。而今，我在小城早已有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家， 但我仍然喜欢回

老家过年，跟父母“索要”种种土

特产，让他们欢天喜地地去筹办。

回老家过年， 只有回到父母

的身边，那才算是真正的过年。

欢乐中国年

与冬天相伴而来，那个慈眉

善目、白发苍苍的老头儿，颤巍

巍地走着，乐呵呵地笑着。

他，就是年。年来到东土，和

龙的传人有一个约会。

虽说只抓住冬天的尾巴，但

冬天的欢乐， 都被他送出去了。

年要找欢乐， 就走进了春天里，

所以人们又送年一个别名，叫春

节。

年是什么颜色呢？不是哑白

的 、漆黑的 、鹅黄的 ，而是火红

的、泛滥的、浓稠的中国红……

中国红，热烈且骄傲地伫立在时

光的拐角，张扬且快乐地洇漫在

世界的东方。熟识的年被打扮得

越来越俏，头上簪满了大红的花

朵，身上穿着大红的衣裳，身后

飘散着大红的香味儿……

和年见面， 人们有的是激

情，有的是欢乐。

年不是一个过客，年是一位

撒播快乐的天使，是一位编织人

间壮锦的姑娘。

腊时腊月呢， 喜鹊也赶趟

儿，老在枝头上欢叫。 许是人们

的情绪催动着物候，冰雪不断地

溶化， 春草也在偷偷地探出了

头。

起起落落、 断断续续的，是

放爆竹吧；红红绿绿、晃晃悠悠

的，是放风筝吧；还有贴窗花、剪

福字、打年糕、杀年猪……

年是丰富多彩的、万紫千红

的、花团锦簇的。勾皴染点，年将

神州大地描绘成一幅美丽而富

有动感的年画。

“每逢佳节倍思亲”，无论怎

样，外出的游子巴望着和年一同

挤在那一趟趟火车上回家。一路

上，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有些感

动、有些渴望、有些急切……

年来了，游子回来了，冷冷

清清的乡村一下子热闹起来。

送走了灶神、 贴上了春联、

点亮了大红灯笼， 回到了家的

游子开始和家人吃团年饭了。

一家人围拢来，把一个“家”字装

扮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团团

圆圆……

年，不断地在激动和欢乐中

穿越。 年快乐，人们更快乐。

———是啊，欢乐中国年！

□

李福祥

/ 诗 篇

家

———一个打工归来者如是说

浩浩宇宙，茫茫人海

家，在哪

千里 万里 海角 天涯

有一个地方

会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的童年 就在那里玩耍

那里有一个声音

天天呼唤我：回来吃饭

那里有一副肩膀

常常驮着我：去姑家舅家

那里有一群人

用亲切而欣喜的目光

抚摸着我，一天天长大

即使我身无分文，那里

依然会有热烈地拥抱

那是我的乡亲

那是我的兄弟

那是我的爱人

那是我的爹妈

那里 是我的家

啊，日本富庶，美国发达

但那里目光冷漠，面孔冰凉

那里没有我思念的人

更没有人会将我牵挂

啊，深圳现代，上海奢华

我的汗水

溶入了那里的高楼大厦

但那里没有我的家

我的家

在沁河岸边，在太行山下

小村里，有牵挂我的人

更有我的牵挂

呵，我吃苦耐劳挣钱

为了养家

为了把养育之恩报答

我在春运的人潮中挤着

为了买一张回家的车票

为了慰藉那数千里的牵挂

我高擎青春的火炬

奔跑着，奔跑着

我要用我的大脑和双手

建设那个

用贫穷和亲情把我养大的

———家

□

何金剑

新春走笔 □

徐学平

（本报资料图片）

□

基 民

/ 似水流年

酒 事

酒是供人喝的辣水，人是酒的当然主人。 然而，人一旦把握不好

喝酒的度，酒便僭越，反成人的主宰，导演出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来。

失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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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那天，我在市里参加培训，波老弟开着北京吉普车去看

我。晚上，我俩在小酒馆里开怀畅饮，焦作特曲一人毙了一瓶，还不解

瘾，又抠开一瓶，红烧肉、小苏肉吃了三四份，忽生想起朋友次日结

婚，便赶去付礼。一到朋友家，波抢先送上

100

元，好像晚了怕人家不

要。 朋友拿出洋河大曲，我俩又喝了几杯。 我掏钱付礼时，波又送上

100

元。 朋友不收，说他给过了。 他死活说没有，还说不收看不起他，

人家只好收住。 从朋友家出来，波开车一路狂奔，中途内急，下车小

解，一张风，上车后我俩晕腾得更狠，吉普车好像也喝多了，颠颤得厉

害，似要把肚里的酒菜全给我俩颠出来。好歹颠到单位，停住车，波死

活不让我回家，硬拽我去他家吃面条。

波妻没在家，他打开煤气灶，搁锅、添水，任其加热，又和我云天

雾地喷打开来。 约摸锅开了，波抓起面条扔进。 又半天，想着该熟了，

只说搁点葱姜调料就能开吃，可掀开锅一看，没一星儿动静，水根本

就不热。 原来煤气罐已空，火早灭了，波扔进的面条浸在冷水里。 咋

办？ 波说找才嫂下面条！

波住五楼，才哥住三楼。波两手端锅在前，我跟后，腾腾腾走下楼

敲开门，请才嫂下面条。才嫂一看锅里，见面泡得不成样子，煮熟也不

好吃，便倒掉。又搁上锅，打开煤气，亲自和面，擀起了杂面条。才嫂饭

艺很高，扇面叶，薄兮溜溜筋拽拽。擀面条，柔韧细生，咬嚼劲道，街上

卖的那水平，给才嫂提鞋都相不中。 我俩和才哥正海扯山喷，才嫂已

做好面条端来， 满满两大洋瓷碗糊涂面， 我俩吸吸溜溜吃得满屋声

响，那个味道啊，香得吃完了还想把碗底舔个精光。

吃完饭，咋回的家，我已记不太清。 次日，我刚进办公室，波急匆

匆赶来，说哥，坏了，吉普车钥匙丢了。 我说，你忘了？ 昨夜停住车，你

叫来司机交给他了。波说声———是，才显出释然。又说哥，我那钱不对

数，少

100

元。 我说那就对了，你上了两次

100

元礼嘛。 波“啊”一声，

眼瞪得溜圆，问是真的？ 我说那还有假！ 波“啧”一声，挠头做后悔状，

说真丢人。我说波，昨夜才嫂做那杂面条真好吃呀！波又一惊愣，说哥

你说啥，昨夜咱俩还吃杂面条了？

天神！ 从凉水下面条折腾到才嫂家，差不多有俩钟头，一大洋瓷

碗糊涂面条一口口亲自吃进了肚里，竟没一点印象，直令人后怕得不

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喷 壶

那次，记不得为啥事高兴，我和波弟、有弟等

5

人，聚集波家举杯

庆祝。当时，天正下大雪，有弟说下雪天，喝酒天，此时不喝何时喝！大

家应声说喝喝喝，傻瓜才不喝。

波妻主厨上菜，我们耍起人来疯，既不猜枚划拳，也不游戏耍酒，

只一杯杯端着硬喝。不到两小时，人数加一，毙掉了六瓶老白汾。波还

要再抠一瓶，都说算了，明天还要上班。

从波家出来，雪停了，说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便分手回家。

我晕乎乎的，快到家时，还知道取下挂在腰间的钥匙攥到手里，做好

开门准备。 谁知一拐弯，脚下一滑，晕身子失去平衡，“扑哧”，我实笃

笃摔了一跤。疼还在其次，肚里的酒菜太不经摔，“噢噢”喷涌出来，活

像个喷壶。不过，一般喷壶可没这劲大，把雪都融化了一大片。我边吐

边往起爬，来到家门前，一摸腰间，钥匙咋没了？ 也是跌糊涂了，竟想

不起弄丢哪了。因太瞌睡，顾不及想恁多，只管敲门。媳妇说不是有钥

匙吗？我说丢了。大冷天还得起来开门，她一肚不高兴，边开门还边嘟

囔。 我不理，只管拱进被窝就睡。

清晨醒来，先找钥匙。 经过认真分析，我在摔成“喷壶”的地方一

寸寸刨雪翻找，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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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钟，终于找到———被摔跌时的惯性扔到

了两米多远。

我来到单位，屁股才搁到座上，邹副区长打来电话，说兄弟，你来

看看，可有好材料整了，有弟这把喷壶把我给喷了。 邹副区长和我几

个关系不错，经常抓对方的把柄以资玩笑，尤其是酒笑话，更是戏谑

的一等材料。所以，第一时间说给了我。原来，有弟陪邹副区长去市里

汇报工作，车刚到政府院内，见张副市长在跟人说话，邹副区长正要

开门下车， 坐在后排的有弟突然于无声处奇迹般喷吐出声势浩大的

一股秽物，直冲区长的后脊梁而去，崭新的呢子大衣，突然像撂进茅

缸后捞了出来，刺鼻的异味远比厕所里窒人得多。邹副区长无法下车

了，这形象咋见领导？有弟连声说着对不起。邹副区长问啥时喝的酒。

他说昨晚上。 邹副区长说怪不得恁邪乎，沤了一整夜的劲啊！ 又说没

啥、没啥，你这把喷壶也算老资格了，喷过的人也不是三五个。我今天

算是体验了，发布新闻我可是一手材料啊！

事后，我故意“采访”他，说你这喷壶嘴不能拧紧一点，捏搁到人

家下车后再喷吐？有弟摆手、咧嘴、摇头这仨动作一齐完成的同时，很

无奈地说哥呀，你不知道，车晃荡一路，把睡在肠里的酒精全晃醒了，

冷不防，突然就涌上来一股，嘴闭紧，还不放心，又用两手捂住做加

固，心想说到天边也不能当着领导吐，便用劲逆着它上来的方向，慢

慢往下压，往下咽，谁知结果更坏，不仅旧的没处理下去，又勾起一股

新翻涌而起，且来势更猛，压力更大，嘴关不住，手捂不住“出儿”一

声，只好任它雷霆万钧地喷涌而出……

“采访”后，笑得我肚疼了两天。

错 位

我在乡机关的同事中，张其三酒量不大，却很贪杯，每喝必多，每

多必出洋相，甚至惹出事端。

那天，张其三酒喝高后，再没啥说了，说他媳妇最漂亮，这便惹恼

了众人。有人说漂亮个屁，看那仨半蔓菁兑个脸的鳖形样。为此，抬杠

别嘴，互不服气，竟至撕扯拉拽，动了手脚。 虽没有伤筋动骨，但他脸

上有多处手指抓挠的伤痕，还津着血。回到家，媳妇早睡了，他瞅着镜

子里晕腾腾的自己，摸着那伤痕，恶毒咒骂对手心狠手辣不要脸。 然

后，晕着头四下翻腾，总算找到了创可贴。 他照着镜子往津血的伤处

一一贴去。 待全部贴完，又检查一遍，见没有遗漏，才放心地倒头大

睡。 次日清晨，媳妇唤醒他，说昨天又喝多了，他支吾着不想承认。 媳

妇把他拽到镜子前，一看，横三顺四的创可贴全粘在镜子上。

又一次，在新化楼喝酒，酒至半酣，远不尽兴，都还情绪高昂地猜

着喝、喝着猜，仿佛不一醉方休就对不起桌上的酒盅。

张其三明显喝高了，醉眼蒙眬中要去解手，看他摇晃的样子，有

人嘱服务生搀他一把。 他一听，生气了，说小瞧了他，硬把人家甩开，

说我非独自去趟厕所证明我并不熊囊。

不一会儿，他进来了，虽头重脚轻，却一脸神秘，悄声说，这酒店

生意真好呀，连厕所里都摆了两桌。那人也不嫌脏，还吃得津津有味。

他话音刚落，四五个大汉闯进来，指着他的鼻疙瘩说就是他，打他个

小舅子。说着就要动手，被人拦下。原来他去厕所途中，见人家包间门

开着， 听见服务生从瓶里往壶中倒酒的沥啦声， 以为人家在那里小

便，他闯进去，掏出家伙对住墙角就撒，等人家反应过来，他已拎上裤

走了。这类事并不鲜见。他曾两次在家里喝多酒后，拉开一扇门就尿。

尿罢还训斥媳妇，我说过多少遍了，厕所的灯不能老是开着，长明灯

太费电，你就是不听！ ———他尿到了冰箱里。

还有一次，中午他喝多了，下午单位开大会，乡领导都在主席台

上坐着。乡长清罢嗓子后，开始讲话。喝得晕头涨脑的张其三，不知错

了哪根神经，突然站起来，晃悠悠走到台上，推一把乡长说，去一边，

你讲的啥嘛，叫我说几句。 一时，全场惊愕。 乡领导差人拽他，他还硬

犟着不走，说我的话还没讲完哩……按说如此严重的违规者，开除他

都很正常。 然而，就因为他是上边某领导的小舅子，进乡机关采用的

就是非正当手段，不要说开除了，连给个重处分，乡领导也没个底气。

只好迁就忍让，以息事宁人。 直到有一天，张其三酒后骑摩托冲出桥

栏，主动“交待”了自己，算是自然减员。

酒不醉人人自醉。酒，无论咋说都是好东西，至于说喝酒坏事，关

键在喝而不在酒。只要把握住喝的度，适可而止，想叫酒坏人的事，那

比登天都难。如果喝而失控、失度，不出事只算侥幸，想想都会后怕个

半死。 而出事却是个定数，只在或迟或早间！


